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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
*1

田正平 潘文鸯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摘 要】:从 1929 年 8 月应邀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至 1950 年 10 月国立浙江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整整 21

年间，郑晓沧为国立浙江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辅助校长竺可桢办学，创建国立浙江大学教

育学系并先后任教育学系主任、国立浙江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师范学院院长、龙泉分校主任、研究院院长等职。

在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与学校不离不弃、休戚与共，为学校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郑晓沧

在其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为人处世中表现出来的敦厚谦和、尽职尽责、勤奋好学、积极乐观的

情操和境界，不仅是浙江大学，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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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沧(1892—1979)，名宗海，字晓沧，以字行世。浙江省海宁人，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郑晓沧从 1929 年 8 月起，一

直在国立浙江大学执教、任职。新中国成立后，郑晓沧继续担任改名后的浙大教授；1952 年院系调整后，郑晓沧任浙江师范学

院、杭州大学教授，1962 年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1964 年浙江师范学院迁金华，郑晓沧回杭州大学，任教育学系教授、杭州

大学顾问、浙江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1979 年逝世。

可以说，作为一位现代教育家，郑晓沧一生的教育活动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国立浙江大学，郑晓沧对国立浙江大学的发展做

出过重要贡献，产生过重大影响。全面系统地研究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厘清郑晓沧在国立浙江大学期间

教育、管理的具体活动，对浙江大学的校史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而且有助于更加完整地探讨郑晓沧的教育思想，从而丰富

对作为现代教育家的郑晓沧的认识。

一、初到浙大，肩负重任

1929 年 8 月，37 岁的郑晓沧来到了国立浙江大学。这所位于杭州蒲场巷(现大学路)普慈寺的高等学府，前身是他青少年

时代曾就读过的浙江高等学堂。在这里，他度过了六年的光阴，得到多位名师指点，其中就有当年教授他外国语和经济学的邵

裴子先生。已过而立之年的郑晓沧在美国学成归来后已经为国内的教育事业奋斗了十多年，而当年浙江高等学堂的老师、校长

邵裴子当时是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1]284 295

。这次正是受恩师的邀请，郑晓沧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

此时的国立浙江大学只有工学院、劳农学院和文理学院三个学院，其中文理学院更是成立仅一年，下设中国语文、外国语

文、哲学、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学、史学与政治学、体育学、军事学 10 个学门，没有教育学学门
[2]4

。郑晓沧刚到浙大，

1 收稿日期:2015 10 2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6 07 16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 6000/C

作者简介:1.田正平(http://orcid.org/0000-0002-5960-6870)，男，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

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2.潘文鸯(http://orcid.org/0000-0003-0467-4259)，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

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



2

便受聘着手创办浙大教育学系。

邵裴子聘请郑晓沧创办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可以说是慧眼识人。郑晓沧 1914 年从清华学校肄业后赴美留学，曾在威斯

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1918 年学成归国后，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 年

后改称东南大学)教育学教授、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长、浙江省教育厅科长、江苏省教育厅科长、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

前身)教育学院院长等职[1]395 397 。因而，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上，郑晓沧都有着深厚的造诣和丰富的经验。

经过短期紧张的筹备工作，1929 年 9 月，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成立，郑晓沧被任命为首任系主任。教育学系创办之初规

模并不大，但拥有一批杰出的学者担任教职，如孟宪承、俞子夷、黄翼、沈有乾、庄泽宣等。

1931 年，郑晓沧和黄翼一起创办了教育学系附设的培育院，由黄翼负责，招收幼稚园儿童，此举可以说是开国内风气之先。

培育院创立后，一方面可以按照心理学原理来培养儿童，另一方面也便于研究者随时观察儿童行为，有利于国立浙江大学儿童

心理学研究的开展。

培育院的创立与郑晓沧重视教育的心理和生理基础密不可分。郑晓沧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曾受教于著名哲学家、教育

家杜威，并对他的学说十分推崇，在介绍杜威教育思想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在他早年翻译的《杜威氏之教育主义》一文中便写

道:“儿童自己之本能，实为一切教育之源泉与资料。故教者不知所以联络儿童固有独行之动作，则其教育必自外铄入。虽或有

外观的结果，然已失教育之真价值。故不明个人心理的组织与其行为，则其教育程序必无统系而近于武断。”
[1]2

郑晓沧也十分重视教育的生理基础。早在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刚来浙大创办生物学系时，郑晓沧就拜访过他，并对生物学

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还为生物学系的选址出谋划策。郑晓沧要求教育学系的学生都要选修生物学各种课程，因为他认为，教育

研究“必须运用科学方法。在研究教育问题时，应通过科学实验，严格的依据科学方法，获致正确结论”
[3]4

。郑晓沧的这一思

想在成立不久的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得到贯彻，学生们选修生物学系的课程，扩展了知识领域，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1935 年，“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浙江大学，浙大师生积极响应，组织学生赴南京请愿。当时的校长郭任远见无法阻

止，竟联络杭州治安当局，将全部学生代表名单和宿舍号码交给公安局和警备司令部，在学生赴京请愿前一天深夜把学生代表

们拘捕。请愿失败后，浙大学生对郭任远利用外界军警武力干涉学生活动十分愤怒，遂召开全体同学大会，决议实行罢课，以

驱逐郭任远，发起声势浩大的驱郭学潮。郭任远被迫离开学校后，教育部电告浙大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由郑晓沧(代理校长)、

李寿恒(工学院院长)和苏步青三人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维持校务
[4]66

。

不同于郭任远管理学生的独断专行，郑晓沧待人温和，和他人有不同的看法时，并不粗鲁地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而

是给予对方尊重。有一次，他询问学生一个问题，学生的答复是错的，但郑晓沧却婉转地说:“你的答复可能是另一种想法。不

过，假使按照我所说的作答，是不是更为妥当?”随后说出了正确答案。学生心里非常明白自己是错了，但并不感到太难堪，心

悦诚服地接受了
[5]50

。郑晓沧这种谦和的处事方式使他在浙大具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并受到师生的敬重。由他出面处理学潮，学

生的激烈情绪自然减少许多。

因而，郑晓沧出任校务委员会主席之后，虽然未能立即平息学潮，但经过他的努力，学校行政当局和学生之间紧张对立的

关系逐渐缓和下来。郑晓沧竭力维持浙大校务，积极为学校正常教学的开展做各方面的工作。学潮期间，蒋介石亲临浙大巡视，

要求学生立即复学，并对学潮态度有所转变。郑晓沧和学生代表们商谈，讨论复学的步骤，并陪同学生代表施尔宜(后改名施平)

和杨国华面见蒋介石。之后，郑晓沧劝说施、杨两人遵守政府命令，使他们最终能够从浙大顺利毕业。1936 年 4 月，郭任远辞

职获准，被开除的同学恢复了学籍，学潮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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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助新校长，尽心尽力

郭任远辞职后，新校长人选未定，代理校长主持校务的郑晓沧积极推荐曾在东南大学和他共事过的竺可桢担任国立浙江大

学校长一职。1936 年 3 月 11 日《竺可桢日记》有如下记载:“据叔谅云，首先推余长浙大者为郑晓沧。”
[6]37

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

气象，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

所所长等职。竺可桢虽然没有很丰富的教育行政工作经验，但在当时已是国内的著名学者，在中央大学“易长风潮”中，学生

希望他出任中大校长的呼声很高
[7]159

，在国内学术界有很高的威望。学者出身又是浙江人的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更容易受到

浙大师生认可。基于上述考虑，郑晓沧积极向有关方面推荐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1936 年 3 月初，在竺可桢同意就任浙大校长但还未上任之前，郑晓沧便给竺可桢写了一份详细的文字材料《浙江大学概况》。

据 1936 年 3 月 9 日《竺可桢日记》记载:“接杭州郑晓沧寄来《浙江大学概况》，中述浙大成立经过情形，于郭任远任内各项

工作叙述甚详。大致郭任内重要政绩在于增加军训，使学生生活军队化；于杭城太平门外购地千亩为新址基础；改变内部组织，

如农学院之分系不以畜牧、农艺等名称，而用农业动物、农业植物等等。”此外，材料中还介绍了浙大目前的教职员工情况等
[6]36

。

这份材料为竺可桢尽快熟悉浙大现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后来，竺可桢到浙大就职后提出的《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中就提到

了民族自由与个人自由、军训与组织化、教授人选、校舍等问题
[8]332 338

，这显然与郑晓沧的报告不无关系。

半个月之后的 3 月 22 日，郑晓沧又亲赴上海与竺可桢见面，介绍了浙大军事管理的难题，并汇报了浙大目前的人事状况。

当日的《竺可桢日记》记载:“据晓沧所云则知军训实施尚无问题，而军事管理实为惟一难题。余对于此事目前亦无坚决主见，

非与雪艇
①2
一谈不可。据晓沧云，职员中总务处李伟超与郭同进退，此外尚无所闻。教员方面朱一成有赴实业部就技正之说，而

农学院则几于全院乏人主持。关于经费方面省方担认多少、教职员薪水每月发几何，渠亦均不了了。余请其回校查复。”
[6]43

郑

晓沧回杭后的第三天即 3 月 24 日就发快函回复竺浙大经费问题
[6]44

。

郑晓沧提供的这些信息为竺可桢在就任前延聘相关教职人员和争取浙大的教育经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收到郑晓沧快

函的第二天即 3 月 25 日，竺可桢便去见了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商谈浙大经费问题
[6]44

；3 月 26 日竺可桢又去找中央农业实验

所副所长钱天鹤，“嘱其为浙大物色农学院院长人选”，并和钱讨论农学院发展规划
[6]45

。此后的将近一个月里，竺可桢的活动

主要都是围绕与教育部交涉经费以及安排浙大人事这两点。

1936 年 4 月 21 日，竺可桢抵达杭州。因为初来乍到，所以他在人际关系和校务处理上，可以说几乎事事都有赖于郑晓沧

的意见。《竺可桢日记》的下述记载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关系:

1936 年 4 月 21 日:“七点至杭州城站……略憩后，即偕刚复等访晓沧于龙游路寓所，谈校内经济状况及学生情形约三小

时。十一点回。”
[6]59 60

4 月 22 日:“九点郑晓沧来，即偕刚复、志超、晓沧往里西湖廿二号王庄晤郭任远，谈约二小时。并嘱李伟超来郭寓会面，

决定于廿五晨正式移交。”
[6]60

4 月 23 日:“晨七点起。八点半出至龙游路晓沧寓。因昨闻陈叔谅报告谓农学院学生今晚开会讨论院长人选问题，故约晓

沧至梁庆椿寓，适梁已赴农学院，故在寓等约一刻。”
[6]60

4 月 24 日:“晚七点偕晓沧、志超赴太和楼应郭任远之约。”
[6]61

2 ① 王世杰，字雪艇，时任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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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未几晓沧来。偕刚复、晓沧至浙大校长官舍，李伟超已先在，遂视察官舍一周。教育厅许绍棣来，乃教育(厅)

派来监盘者。任远未到，以李伟超代……余与李伟超、晓沧、刚复等先至总务处，接见会计钟孝澄等。”
[6]61 62

可以看出，在完成校长移交手续的过程中，竺可桢对郑晓沧十分信任，郑晓沧对竺顺利接手浙大校长一职起到了不可或缺

的作用。

竺可桢对郑晓沧的信任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郑晓沧熟悉浙大情况，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两人有着相似的留学背景和共同的办

学理念。

1936 年 5 月 4 日，竺可桢在担任浙大校长后第一次出席学校纪念周的讲话中就指出:“……在学校，纪念周犹有命意，即

对于训育方面有所裨益。在中国书院制度，德育较智育尤为重要，而现行中国大学学制模仿美国，如考试制度、学分制度，但

美国学制对于训育全不注意。国际联盟前三年所派几位专家如 Becker、Tony、Langevin 均不赞成美国制，即美国本国教育家如

Lowell 亦拟更张制度，如哈佛、耶鲁均用导师制，要有指导学生行为之任务。”
[6]67

此后，浙大在全国大学中率先实行了导师

制。而早在 1923 年筹办杭州大学时，郑晓沧便在给杭州大学董事会的信中写道:“故于选聘教师时，见有道德高尚而其学术足

以教人者，尤宜亟为罗致，将来或可采英国牛津剑桥大学与美国泼灵斯顿大学所以增多师生间接触机会之各种制度，减少教师

课务上负担，俾学生能于无形中得到其佳美精神则尤善矣。”
[1]95 96

很明显，在大学里实行导师制，加强对学生道德品质方面的

熏陶和教育，是竺可桢与郑晓沧不谋而合的主张。

在聘请教职员方面，郑晓沧和竺可桢也有着相同的见解。郑晓沧对当时国内许多学校“三年级生有能西洋之跳舞而未知孔

孟为何人者”
[1]23

的现象感到忧虑，因而十分重视本国文化和语文的教育。在竺可桢到任前，郑晓沧就告诉他浙大“国文竟无一

个教授”
[6]36

。因此，竺可桢上任后，便请托郑晓沧“接洽邵裴子，请其为国文系主任”。之后，郑晓沧还联系了吴震春来浙大

担任国文教席一职
[6]72

，并陪同竺可桢多次拜见国学大师马一浮，请其为学生授课
[6]80

。可惜的是，邵、吴二人最后均未能来浙

大任职，马一浮也是多次推辞，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在泰和应竺可桢之聘，以大师名义设“特约讲座”，为浙大学生讲授国学。

竺可桢到浙大后，在郑晓沧等一批与其有一致的大学理念的教授的协助下，短短一年内，“浙大声誉日增，报考人数也有

显著增长”
[9]65

。然而，好景不长，1937 年，由于日寇铁蹄的步步逼近，国立浙江大学被迫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举校西迁:1937

年 9 月，浙大初迁天目山、建德；1937 年 12月，浙大继迁江西吉安、泰和；1938 年 7 月，再迁广西宜山；1940 年 2 月，终

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在浙大西迁的过程中，郑晓沧尽心尽力协助竺可桢，在办学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教学和科研，

弦歌不辍。

1938 年 7 月 27 日，教育部公布《师范学院规程》，规定该年度全国要设置师范学院六所，即国立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

范学院、西北联大师范学院、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及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其中浙大师范学院由原来的教育学

系扩充设立，郑晓沧被任命为院长
[6]570

。

而这一时期，国立浙江大学正面临新的迁校任务。1938 年 8 月中旬至 10 月底，浙大师生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长途跋涉

后，陆续抵达广西宜山。初抵宜山，学校一切均待从头建设，对各院系也需通盘筹划。关于浙大师范学院的创办，竺可桢认为，

最好的办法是在充分利用文理学院的人才和课程资源的基础上，再增加教育专业必需的教师和设备。所以，师范学院所有与文

理学院相似的各系，都以文理学院的各系主任兼任主任。比如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由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郭斌和兼任，英文系

则由梅光迪兼任，史地系由张其昀兼任，数学系由苏步青兼任，教育学系则由孟宪承任主任。另外，新设立的理化系由王琎担

任主任。而师范学院教授、讲师、助教的聘用“则注重其教育经验或其对于教育之兴味”
[1]233

。这一聘用原则与郑晓沧推崇的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重视实践的教育思想有关，他曾说:“吾人固极需要教育的知能，却尤需要教育的热诚。赫尔巴特之学说

固可贵，裴斯泰洛齐的精神殆尤可贵。”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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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10 月中旬，郑晓沧赴重庆参加 10 月 15—17 日举行的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讨论师范学院的教学、行政、训育等

问题，并做院务报告。

也许是繁忙紧张的筹建工作影响了健康，师范学院的工作步入正轨不久，郑晓沧便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刚刚恢复便奉竺可

桢之命，和陈训慈回浙江开辟新的工作———筹办国立浙江大学一年级分校，而师范学院院长则由王琎代理。

三、担任分校主任，独当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沿海大学纷纷西迁，浙大也从浙江迁往宜山。校长竺可桢考虑到东南各省很多青年学生因交通阻隔

或经济困难不能升学，于是在 1939 年初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在浙东设立分校
[11]126

，并于 2 月初决定派郑晓沧和陈训慈到浙

江筹设一年级分校
[12]24

。

1939 年 6 月 23 日，国立浙江大学分校筹备处在浙江永康成立；7 月底在永康招生；8 月 21 日起在龙泉办公
①3
；10 月 1 日，

浙大浙东分校在龙泉坊下曾家大宅开学；10 月 8 日举行开学典礼；10 月 11 日全体学生开始上课
[12]178

。

浙大浙东分校成立了，主任是陈训慈，不是郑晓沧。这件事还要从 5 个月前说起。一开始，关于分校主任的人选，竺可桢

属意的是郑晓沧。不巧的是，5 月中旬，郑晓沧的父亲去世，郑晓沧便致电竺可桢，辞去分校主任一职
[12]89

。之后不久，郑晓

沧本人又因肺病咯血，只能遵医嘱在缙云静养。而分校主任一职经多番考量之后，竺可桢决定由陈训慈担任。郑晓沧因为生病

的缘故，就被竺可桢安排“以分校‘特约教授’或讲座名义，支原薪半数，可不教课(痊愈到校为学生讲课几次更好)。但仍可

为分校协助”
[8]480

。

分校成立之时，草创维艰，困难颇多，陈训慈十分尊敬并信赖郑晓沧这位昔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师，常常向其请教；

而郑晓沧也十分赞赏并支持陈训慈的工作，曾写信给竺可桢夸其“忠贞周到，自可信托”，并在陈训慈工作遇到困扰时安慰他

说，“求全之毁，谁则能免，悠悠之言，幸勿置怀”
[13]21 22

。

1940 年 4 月 2 日至 4 日，分校第二学期开学没多久即发生了一次风潮。陈训慈被学生围困，被迫辞职，竺可桢即决定，

由当时在分校任特约讲师的郑晓沧继任分校主任。郑晓沧担任分校主任后，工作尽心尽责，在偏僻山村的简陋校舍内，团结了

毛路真、朱叔麟、夏承焘、孟宪承等一批知名教授，在四年多时间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据统计，龙泉分校办学期

间，先后招生 1 000 余人，几十年后，竟然出了 100 多位著名的专家学者
[14]136

。其中，郑晓沧付出了许多心血。

郑晓沧任龙泉分校主任期间，在遍地烽烟和生活艰难的环境中，发扬我国古代书院的优良传统，师生关怀问辩，亲密无间，

启发开导，教学相长，深入实践了他的大学教育思想。

1.爱生如子，关心教职员。作为一名教育家，爱心可以说是郑晓沧最基本的品质。1941 年下半年，学生罗斯文刚入分校不

久，被诊断患了肾脏病。当时交通闭塞，物资紧缺，因为没有药物，医生对此束手无策。郑晓沧在自身经济也十分困难的情况

下，自掏腰包，千方百计寻找救治办法，最终治好了罗斯文的病，救了她一命。在罗斯文病好后，郑晓沧又替她安排复学事宜，

并嘱咐食堂专门为她提供淡食
[15]67 70

。

郑晓沧爱生如子，与其对“教师”一词的理解密不可分。郑晓沧在《广师说》一文中写道:“今之所谓‘教师’，则且兼‘师，

保，传’等之涵义，于其所领导涵育之未成年人，实兼负教养之责任。”
[1]228

3 ① 李絜非《浙大分校筹备始末》,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龙泉文史资料(浙江

大学龙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专辑)》第 8辑,1989 年,第 2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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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启发引导，教学相长。郑晓沧重视学生的学习生活，注重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学生“做中学”。1941 年的某一天晚

上，学生朱兆祥和陈俊元正在操场上观星，郑晓沧走过去，发现了他们的天文学爱好。之后，郑晓沧在得知 9 月 21 日在中国

境内可以看到日全食，可是龙泉在日全食带之外后，就鼓励两位学生组织一个小队伍去邻省的浦城观察日食，并先搜集一些资

料。分校图书馆的图书太少，郑晓沧就亲自带他们去邻村浙江图书馆的战时藏书处查资料，做了一个月左右的准备。日食前几

天，郑晓沧和学生一起出发去浦城。可惜日食时，太阳刚好被乌云遮住，他们一行人没有看到日食。但这次活动大大激发了学

生观测星象的积极性，1941 年底，分校学生还组织成立了自己的“天文学习会”
①4
。

郑晓沧对学生的教育非常注重启发诱导。他说:“夫教师以识途之老马，为学者长征之前导。明灯在望，步步前趋。若或后

也，则有以挽之；或若馁也，则有以激励之。使其能不惮跋涉，不避艰险，盖其不回之志与其行远之力，已培养于无形矣。”
[1]231

3.
热爱生活，积极乐观。龙泉地处穷乡僻壤，还常常处于日寇南侵的紧张气氛之中，分校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郑晓沧以自

己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感染、教育和团结分校全体师生度过各种难关。郑晓沧把分校所在地“坊下”改名为“芳野”，

寓意芬芳满垄，桃李遍野。他还将分校的一幢单身教职员宿舍命名为“风雨龙吟楼”，和住在那里的单身教职员结社吟诗:“高

士爱幽林，宁嫌云屐深? 虬松能折节，空谷有知音。伫目山河靖，长歌天地心。斯文风雨会，不绝听龙吟。”
②5
“芳野”和“风

雨龙吟楼”的名字都会让人联想到很多诗情画意的美好画面，但事实上，“芳野”只是浙江一个贫困的小山村，而“风雨龙吟

楼”则是一座在下雨时无法令人入睡的竹子松皮搭盖的集体宿舍
③6
。物质生活虽艰苦，但生活在龙泉的浙大师生相互鼓励，精神

上还是愉快的。这也体现了郑晓沧的教育主张:“欲使学生心神安泰而愉快，则教员必先从本身做起，顾教员既劳精疲神于教课

及管理之事，其心神常不易宁静，更不易发扬。聘教员时，固当避去抱消极的人生观者，而已任教员者尤宜时有同乐之组织。”
[1]30

整整四年，在郑晓沧的主持下，地处贫困山区的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办得声名鹊起，成为“那时东南各省青年学生最向

往的大学”
④7
。1943 年夏，郑晓沧调回遵义浙大本校接受新的任务。消息传出后，同学们都依依不舍，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欢

送演出。

四、服从工作安排，不计名利

1939 年底，郑晓沧还在龙泉分校期间，广西南宁失陷，桂南形势紧张，浙大所在的宜山天天在警报声中，于是不得不进行

第四次迁徙。这次迁徙是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湄潭等地，也是浙大的最后一次迁徙。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最终将文

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的文科设在遵义浙大本部，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设在湄潭，而一年级在永兴上课。

1943 年 7 月 8 日，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郑晓沧从龙泉来到了贵州遵义。竺可桢把郑晓沧调到贵州，是要让他

去湄潭担任国立浙江大学研究院院长。国立浙江大学研究院成立于 1942 年 7 月，它的创立可以说是校长竺可桢和浙大教师长

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早在 1939 年 8 月浙大就设立了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之后又于 1940 年 8 月成立理科研究所数学部；1941

4 ①朱兆祥《晓沧先生和芳野》,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龙泉文史资料(浙江大

学龙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续辑)》第 9辑,1990 年,第 8-10 页｡

5 ②同上,第 18 页｡

6 ③王季思《龙楼风雨对床眠》,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龙泉文史资料(浙江大

学龙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专辑)》第 8辑,1989 年,第 29页｡

7 ④毛昭晰《芳野与浙大龙泉分校》,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龙泉文史资料(浙

江大学龙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续辑)》第 9辑,1990 年,第 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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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设立了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部；1942 年 8 月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
①8
。

竺可桢十分重视浙大的研究工作，他曾在 1941 年 4 月 21 日一次总理纪念周讲话时说:“浙大同学读书果甚用功，教授授

课亦颇努力，但研究成绩尚难自满，对于世界学术上之贡献尚少。本校以往四年，时在迁移，生活未能安定，今后则居处渐定，

预期当有研究所得之贡献。再者教授之培养，今后亦希望能由助教为起点。现在助教之待遇甚低，欲由助教培养成教授，似甚

困难，但亦只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不难应用自己的师资及设备而培养未来之教授，须知出洋留学为不得已的办法，亦足以说

明本国学术之落后，故应急起直追。他日在教授方面，亦当自给自足为是。”
[8]537

可见，在竺可桢的办学理念中，大学成立研

究院不仅对国立浙江大学的发展意义重大，也是振兴中国学术的必要之举。

因此，1942 年研究院成立伊始，竺可桢便自兼院长。但是，“嗣以成立单位渐多，且散布遵湄两地，联络不易，爰于八月

聘请郑教授宗海兼任本院院长。”
②9
竺可桢选择郑晓沧担任研究院院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如前所述，郑晓沧和浙大有很深的

历史渊源，深得浙大新老教师的认可，他人品敦厚，人脉关系和谐，善于团结同事一道工作。此外，在自己的专业教育学科之

外，郑晓沧还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并有相当的造诣，“对于国内外新输入的资料，不论是文、

理、工、农、医等方面的书刊，他都认真阅读，而且勤借勤还，周转很快，学习抓得很紧”
[16]112

。

郑晓沧担任研究院院长后，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1944 年 10 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Joseph Needham)
③10

受竺可桢的邀请到湄潭，参观浙大湄潭的研究所，并出席

中国科学社卅周年纪念在浙大湄潭举行的年会。作为研究院院长，郑晓沧协助校长竺可桢负责组织这一重要活动。在李约瑟到

浙大之前的 10 月 16 日，郑晓沧等人就已经着手筹备招待李约瑟的膳宿等问题
[17]201

。10 月 23 日下午，李约瑟一行到湄潭后，

对住宿安排十分满意。在李约瑟吃完午饭后，郑晓沧等人陪李约瑟到川主庙梵天宫参观了化学室，后又和李约瑟共进晚餐，并

决定了“两日来之日程”
[17]206

。10 月 24 日，李约瑟在学生膳厅发表了“科学与民主”的讲演，郑晓沧担任翻译。李约瑟演讲

并不用讲稿，而且临场发挥极多，演讲内容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还讲到许多科技新成就，如原子能、火箭、

导弹、遗传工程等。内容的广泛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但郑晓沧的翻译十分顺利，许多科学术语的翻译信手拈来，轻松自如，就

连李约瑟本人(李约瑟驻华多年，不但会读汉语也会讲汉语)也对他的翻译频频点头，表示赞赏
[16]113

。郑晓沧之所以对科学术语

的翻译如此了解，与其重视科学密不可分。在其撰写的《修学指导》中，郑晓沧将“科学”放在第一章，他指出，科学“能昭

示吾人以适应之方，使人类生活加良”；“学习科学，不仅有直接的实利，并且能帮助我们解释环境，认识环境，使我们得到

一种正当的宇宙观”；“学了科学，可以得到几种有普遍功用的观念和方法”
[1]48 49

。

李约瑟原定 10 月 26 日离开湄潭回遵义，但是由于他对浙大的研究情况十分感兴趣，“以此间可看之工作甚多，故遂延后

日廿八走”
[17]209

。李约瑟在看完浙大湄潭的研究工作后，对浙大的科研水平做出了高度评价。回国后，李约瑟在 1945 年 10 月

27 日出版的《自然》周刊上撰文写道:“浙江大学位于重庆和贵阳间的遵义，是中国四个最好的大学之一……在湄潭，研究工

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这里关于甲虫类瓢虫所有奇异的色

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引起很大兴趣……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几

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
[18]76 77

浙大的科研工作能够得到李约瑟这位在国际上享有盛

名的科学家如此高的赞誉，无疑也是对作为研究院院长的郑晓沧工作的最好肯定。

8 ①参见《国立浙江大学研究院一览》,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900-ZL12-0010｡

9 ②同上｡

10 ③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 年 12月 9 日—1995 年 3 月 24 日),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汉学家

和科学史专家｡1941 年,李约瑟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李约瑟从 1942 年到 1946 年在中国重庆任中英科

学合作馆馆长｡1944 年 4 月和 10 月,李约瑟曾两次到访浙大,盛赞浙大是“东方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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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浙大之行，李约瑟对郑晓沧的印象非常好。在李约瑟研究所保存的李约瑟档案中，藏有李约瑟记载的关于郑晓沧的信

息:郑宗海(晓沧)，教育家，陈立夫任命为湄潭浙江大学研究院院长，不过和蔼可亲；热衷科学；写过关于伽利略和牛顿的剧本；

初次见面于重庆，后相会于浙江大学。
①11

浙大西迁时期各科研究所的毕业研究生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有叶笃正、谢义炳、施雅

风、陈述彭、程民德、施履吉、徐僖等 7 名，大多数毕业研究生成为国内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新中国

高等教育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

。浙大研究生教育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有郑晓沧的一份功劳。

1945 年 9 月，郑晓沧奉派出国考察，1946 年底返回杭州。郑晓沧回杭时，校长竺可桢正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

会，并在会议结束后去瑞士、英国、美国访问考察。竺可桢临走前请王琎代理校长职务，并嘱咐在郑晓沧回国后由郑代理校长

职务。就这样，郑晓沧再一次当上了国立浙江大学的代理校长。和上次在竺可桢未到任时代理了两个月的校长不同，郑晓沧这

次代竺可桢主持校务达半年之久。而此时的浙大并不比十年前的浙大容易管理。国立浙江大学已经由 1936 年的“文理、工、农

三个学院 16 个系，70 位教授、副教授和 512 名学生”发展到“文、理、工、农、师范、法、医七个学院 27 个系，201 位教

授、副教授和 2 171 名学生”的规模
[9]83

，且正值刚刚复校不久，百废待举，一切教学、管理尚未走入正轨，任务繁重、头绪

众多，但在郑晓沧主持下，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947 年 6 月，竺可桢自美国返国回杭，郑晓沧功成身退，继续担任师范学院院长兼教育学系主任，辅佐竺可桢建设浙大。

1929 年 8 月，郑晓沧应聘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此后，国立浙江大学经历了抗战西迁、胜利复员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直到 1950 年 10 月，国立浙江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郑晓沧在这 21 年间，可以说是和国立浙江大学的命运休戚与共，把

人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国立浙江大学。纵观郑晓沧在国立浙江大学的经历，我们从中能看到的不仅仅是郑晓沧为国立浙江大

学的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更可以感受到郑晓沧在其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丰富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作为一位

教育家所具有的热爱学生、敦厚谦和、勤奋好学、积极乐观的情操和品质。

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的历史是不应被忘记的。1963 年，71 岁的郑晓沧曾写过一首歌颂雷锋的五言绝句，其中他最满意

的句子是“平凡见高处，高处不平凡”
[1]394

。这个句子或许也是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关系的最好写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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